
        
            
                
            
        

    
颠覆校园秘密行动

 

这样的日子离你不会太远。

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在你我不知不觉间全都交给了电脑网络去管理：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被子会自动地蜷曲起来缩到床的角落里安静得像一个淑女；家里的所有电器都会自动开启，不用你动手，你就会闻到电烤箱里喷香的汉堡包和牛奶的香味，你会听见吸尘器清扫屋子灰尘和垃圾时发出的“呜呜”声，你会看见全息电视自动开启，为你播报早间新闻；你吃完早餐尽可以当甩手大爷，因为自动收碗机和洗碗机会把那些杯盘碗筷洗得干干净净；你出门的时候，会有一辆汽车或者飞行器自动地停在门口送你去上学……一切都是因为有人在网络里为你设计了一套完美无缺的程序，使你的生活井井有条。但这样的社会对你来说未必是天堂：早晨起来，你想睡懒觉的话会有一个特大号的空气锤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下一下地击打你的脑袋，直到你起床为止；在假日里，你本想和一位约好的女生去郊游，但网络程序规定你那天必须进行体育锻炼，当你跑完了三千米长跑时你即使还有心与那位在夕阳里等你的佳人去郊游，你也没有力气了；有些时候，你特别馋那些油乎乎的烤鸭鸡翅，但你会发现你的饭桌上只有白菜豆腐……你在得到了高科技的极大方便之后，也失去了诸多的人身自由和乐趣！

我和我的同学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绝对数字化生存的时代里：我们的学校也完全被网络化了，我们从入学到毕业，一切都由网络来管理，即使我们的老师，也不是真人而是由网络控制的机器人，我们除了每天都要完成网络为我们规定的定量的作业以外，还要完成网络为我们规定的玩的任务：不管你对下棋和篮球是否有兴趣，你每天都要在棋桌前和篮球场上和你的同学们你死我活地拼一场。我们对玩和对学习一样感到烦不胜烦！

过去有句老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在我们中间，就出现了这么一帮人：这群人的学习极差，玩也不愿与电脑网络合作，被学校视为害群之马，但是，为了有能力同处处管着他们的网络对抗，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熟悉并精通电脑。他们曾与网络较量过无数次，虽然每次都失败了，但是，每失败一次，他们的经验就增长一分，对电脑的精通程度也增加一分，正因为此，他们全都成了电脑高手。

我，杨歌，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并且是他们的领袖。

这天放学之后，我们又在离学校不远的那个不受网络控制的小树林里聚会了。我们小声地交谈着－－－我们正在策划着一场颠覆校园网络的秘密行动。当渐黑的天幕中蹦出第一颗星子的时候，我们把一切都商量妥了，互相击掌鼓励，脸上也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学校，机器人班主任对我们这群人能够集体如此准时地到校并一反常态规规矩矩地打开课桌上的电脑温习功课感到惊奇－－－它那铁疙瘩脑袋哪里会想到，我们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往电脑里输入一些足以搞乱整个学校管理网络的程序。

“叮铃铃－－－”

上课铃响了，所有的学生也都到齐了，全都打开了电脑。但是，那些不知道我们这次秘密行动的学生们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惊呼：所有的电脑屏幕上，还有电子黑板上，都出现了一个非常狰狞但又有些可笑的骷髅脑袋，它咧嘴对每一位使用者一笑，说了声：“各位，晚上好！”

“怎么回事？这觉课不是生理解剖课啊？”

机器人班主任看见了黑板上的骷髅头感到莫名其妙。于是，他决定访问校长办公室的网站，便打开了电脑，但是，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的是上千只密密麻麻爬行着的红蚂蚁。

“黑客！我们学校网络被黑客侵袭了！”

机器人老师惊慌失措地说。但是，教师的天职是授课，对付黑客的事情，完全可以由网络警察来管理。因此，它很快镇定下来，置电脑的混乱于不顾，又开始用那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分不出是男是女的电子声音喋喋不休地讲起课来。这节课的内容本来是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事情，但是，他一开口，就成了：

“公元前１２３４５６年，杨歌首先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新大陆的怪物多极了，有长毛怪、三眼怪、三头六臂怪……”

它急得要命，拼命用手去堵自己的嘴巴，但声音还是从他的手指缝里蹦出来，全班同学笑得前仰后哈。当大家对它的那套胡话（其实是我编的）感到厌烦的时候，它的脚下突然冒出了一个弹簧，“嗵”地一声，将它一下子弹到了窗外的草地上。

班上的同学全都愣住了，我站起来，对大家说：“从现在起，由我们自己来上课，每个人可以到讲台上发言，一个人有三分钟时间。”

于是，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到了讲台上，不过，大家讲的内容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大家从来没有如此敞开心扉地畅所欲言过－－－我们仿佛回到了网络还不发达但人们可以谈心的上个世纪，我们都有一种久违了的温馨的感觉。

第二节课是音乐课，我们谁都没唱学校为我们规定的那些所谓的“儿童歌曲”，而是进行了一场“流行歌曲大赛”，所有的人都很开心。

第三节体育课，我们疯狂地玩，虽然玩的内容也是下象棋、打篮球、踢足球什么的，但是，我们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玩法，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过瘾极了。中午，大家都饿了，我们到食堂吃饭，今天食堂的菜也异常的丰富（这也是因为我们在网络里重新设计了食谱的原因），但这时，我们却发现，一切都乱了，该放糖的放了盐，该放醋的放了芥茉，所有的菜都奇难吃！

“怎么回事？”

我惊讶地问其他几位这次颠覆校园行动的参与者，他们也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一切是怎么回事？这时，站在食堂电脑前看菜单的左大龙发出一声惊呼：

“糟了，我们设计的搞乱学校网络的程序正在扩散……”

果然，电脑屏幕显示我们的程序像病毒一样朝着学校外面的联网电脑蔓延……

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城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胡乱地闪烁着，造成了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所有的街道也都堵得一塌糊涂；所有的电梯都发了疯似地上上下下，不受任何控制；银行电脑里的数据全乱了，有些一文不名的人刹那间成了亿万富翁，有些亿万富翁却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军事基地里的核弹头也都全都昂首对准了苍穹，准备发射……极端依靠网络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市长发布了全市总动员令，所有的电脑专家都出动了，似图解决这次危机，但他们全都愁眉不展，我们编的那些程序太厉害了，根本没有办法遏制。

在我们学校，机器人校长也发动全部的优等生上机去制止那些程序（它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在它眼中，我们不过是一群废物！），但优等生们全都败下阵来－－－他们缺乏的是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面对我们一手造成的灾难，我们也都心急如焚，但是，所有的电脑都让那些优等生们给占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干瞪眼。终于，在黄昏来临时，所有的优等生从电脑前撤下，由我们上阵，俗话说：“自己的孩子只有自己知道。”幸好我们对那些程序的弱点比较熟悉，才比较轻松地将每一个捣乱的程序一一制服。

但事后我们全都心有余悸，想了很多很多。不知你对这件事怎么看？来信告诉我好吗？

 

耳朵出逃

 

一

婷婷晚上做了个奇怪的梦，她梦见自己的两只耳朵不知为什么说起话来了，絮絮叨叨说了一夜。突然，这两只耳朵从婷婷的黑发下面飞起。婷婷赶紧去追它们，可是不管怎么追也追不上。

婷婷吓得从梦中惊醒。她睁开眼，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雪白的阳光透过窗帘洒入，四周格外的静，连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婷婷从床上坐起，突然，她的心“咯噔”一跳，唉呀，两腮后上方怎么凉飕飕的？婷婷恐惧地把手伸过去，天哪，梦中的一切……成真了！她的两只耳朵，不知道上哪儿玩去了！

“妈妈……”

婷婷吓得哭了起来，那么标致可爱的小姑娘，没有耳朵多难看啊！

婷婷的眼泪哗哗直流，先是汇成一股小溪，接着流遍整个房间，后来快漫到床上了（瞧，小椅子上的布袋狗熊都被漂起来了）。但是妈妈没有进来。

婷婷抹了抹眼睛，停止了哭泣。她趿起拖鞋，蹚过自己的眼泪，小心翼翼走到卧室门边，打开了门，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

爸爸、妈妈都在客厅里，相互对坐着，愁眉苦脸，一言不发。

“爸爸、妈妈……”

婷婷大声喊。

爸爸、妈妈连头都没回。

婷婷定睛一看：唉呀，爸爸、妈妈的耳朵也不见了，该长耳朵的地方只有一小片光溜溜的空白。

 

二

不仅婷婷一家的耳朵失踪了，海拉市所有市民的耳朵都不见了。

耳朵们为什么跑了呢？

原来，城市实在太闹了，耳朵们忍无可忍，集体出逃了。你瞧，本来工厂里机器“轰隆轰隆”的轰鸣声，马路上汽车的“嘀嘀嘀嘀”的喇叭声，闹市里“哇啦哇啦”的叫卖声……已经吵得人不得安生了。人们又在家里放一些重金属的、滚石的、让人心跳加速的重音乐。还有一些让人一听就起鸡皮疙瘩、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第三者插足、中小学生早恋、自杀者增多、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软儿吧叽、造作忸怩的歌曲。另外，收音机里主持人的打情骂俏，电视里主人公嗲声嗲气的谈情说爱，录像里的污言秽语……你说人的耳朵受得了吗？

耳朵是人体最安分守己的器官，人体上的哪个器官都爱动（比如说眼睛、鼻子、嘴巴、手、脚、心脏），可耳朵从来是安安静静，稳如泰山的（当然，当别人小声说你坏话时，它偶尔也竖一竖）。有一句古话叫“老实人一发火，神鬼也难躲”。平时最守规矩的耳朵一旦被惹急，比哪个器官都义愤填膺，它们率先起义，“扑啦扑啦”离开了各自的主人。

首先策反的第一批耳朵是医院里刚刚出生的婴儿。婴儿们的耳朵是最娇贵的。当婴儿还在母体里的时候，他们听见的除了妈妈的心跳声，就是上帝的声音。当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好奇的耳朵们兴高采烈，它们需要像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美纯净的声音。然而，它们失望了，冲击它们耳膜的，是利器般尖锐的、臭水沟般污浊的、恐怖片般触目惊心的噪声。婴儿的耳朵失望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耳朵们率先出逃。

接着，爸爸们的耳朵、妈妈们的耳朵、叔叔们的耳朵、阿姨们的耳朵、爷爷们的耳朵、奶奶们的耳朵……通通如潮水般出逃了。婷婷的耳朵是其中的逃亡者之一。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逃亡，在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耳朵离开了各自的主人，汇成了耳朵的洪流，流出了城市，流向了四面八方。

它们有的去了沙漠，沙漠里的流沙产使它们返璞归真；它们有的定居海边，大海的声音使它们宁静；它们有的前往草原，风吹草动的声音令它们心驰神往；它们有的去了北极，北冰洋上浮冰撞击的声音是天然的交响乐；还有一些最极端的耳朵同宇航员乘着宇宙飞船登月，月球的寂静使一听见声音就倒胃口的耳朵们找到了自己的家园。

更多的耳朵们去了森林，森林里的声音和森林里的花儿一样丰富多彩。鸟叫声是白色的，虫鸣声是黄色的，鹿鸣声是蓝色的，虎啸声是红色的，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是绿色的……

生活在森林里，像国王一样幸福。

所有的耳朵在进入森林之前，在森林边的小溪里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洗了个澡，将城市里的污浊洗了个一干二净，以便去欣赏原汁原味的大自然的声音。大家翻翻成语词典，有一个叫“洗耳恭听”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耳朵们达成一致协议：永远不回吵吵嚷嚷的城市里去了。

 

三

没有耳朵，海拉市的市民变得极不方便。两个人，即使面对面，近在咫尺，也听不见对方说话。人们出门之前必须准备纸笔，所有的交谈都是笔谈（不过这也给一些人带来好处，有的人因此练成了书法家，有的人因此当上了作家）。

耳朵的出逃给歌星们带来空前灾难，许多著名歌星纷纷跳楼自杀——他们灌制的磁带大批大批积压在仓库里。实在堆放不下的，只好用推土机残酷无情地销毁掉。

耳朵不辞而别造成的最苦恼的人是海拉市市长狮皮龙。狮皮龙天生嗜好演讲，他的破锣嗓子比飞机产生的噪声还高一百分贝。他演讲时听众的感觉就像有一百门大炮齐鸣，没有人可以坚持到他讲完不耳膜出血的。全体市民的耳朵出逃使他的演讲才能没有了用武之地。他要传达自己的意思只能靠手写，偏偏他的书法极糟，作文成绩打小学开始就没及格过，写字给他带来了无穷的烦恼。终于，他一怒之下。签署了一项命令：

将所有的耳朵（包括市长个人的耳朵）通通抓回来！

军队、警察、全体市民全部行动起来了。这次军事行动恐怕是海拉市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飞机、坦克、摩托、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狮皮龙市长兼总司令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大森林。

手无寸铁的耳朵们听见了飞机、大炮的隆隆声，知道它们的主人来找它们了。它们没有一个屈服，所有的耳朵都表示要为捍卫自由抗争到底。

狮皮龙市长兼总司令用高音喇叭向森林里发表演说，所有的耳朵（包括他自己那一对）都被震得出血，但没有一只耳朵做出让步。

狮皮龙不得不发布进攻的命令。战斗机、大炮、坦克……呼啸着向耳朵包围而来，对它们形成了包围圈。

耳朵们被它们的主人一步一步逼到了森林边的一个火山口上。耳朵们紧紧相拥在一起，它们决定最后关头就跳进火山口里面，和滚沸的岩浆熔为一体。

“开火！”

狮皮龙挥舞黄旗下了命令。

但没有一支枪的枪口射出子弹。你想想，谁愿意伤害自己的耳朵啊？

耳朵和它们的主人组成的现代化部队形成了对峙的僵局。

 

四

远方飘来悠扬的笛声。

那笛声是一种天籁的声音，勾起了耳朵们对大自然的一切想象：它们仿佛看见了月光下波涛起伏的大海，黎明时分在森林里缓缓穿行的乳白色的薄雾，池塘里亭亭玉立的荷叶上的露珠，在晚风中扇动透明的翅膀随风起舞的小精灵，在雨中挥动的红纱巾……

这是一种亘古的、永恒的音乐，耳朵们听着听着，忘了眼前的险境，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犹如人类的狂欢节。

“扑啦啦——”

所有的耳朵在阳光下飞翔起来，铺天盖地，飞向天际，宛如盘旋于城市上空的鸽群。

人们目瞪口呆，他们难以置信地看到：耳朵沿着它们来的方向，飞向了城市。

飞机、坦克、大炮、摩托纷纷掉头。

是城市里一个盲姑娘的笛声吸引了它们，召唤着耳朵们踏上归途。

盲姑娘是海拉市的流浪艺人。一年前，她同爷爷从乡下来到这儿谋生。她爷爷因为忍受不了城市嘈杂的声音，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盲姑娘从此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飘泊。刚才，她因为思念爷爷，吹起了笛子，她吹得那么动情，将出走的耳朵们都召唤回来了。

耳朵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了盲姑娘。它们多年没听到过如此纯净的、没有任何污染的旋律，觉得特解渴。盲姑娘对此一无所知、依然动情地吹着，一脸圣洁。

返回城市的人们望着这一切，无不震惊。他们完全可以乘机逮住各自的耳朵，犹如逮住毫无防备的小麻雀，但谁都没有这么做。他们实在不忍心打扰亲爱的耳朵。

眼前动人的画面触发了一位精明能干的音乐出版商的灵感。他将盲姑娘的笛声录下来，又将积压在仓库里的磁带倒腾出来，将优美的笛声灌进去，制成精美的音乐带，取名《盲姑娘的梦》，以相当合理的价钱，出售给全市的市民。

从此，海拉市的每一座房子、每一个房间、每一扇窗户，都能听见盲姑娘悠扬的笛声。《盲姑娘的梦》将市民们的耳朵吸引回家中。终于，耳朵们和他的主人们和好了，又回到了各自的位置。

海拉市的噪音在此之后降低到了最低限度，甚至连汽车的喇叭声，都是优美动听的萨克斯小调。市长狮皮龙还专门请人为他的嗓子动了手术，换了副歌唱家的金嗓子。

 

五

最近，我又见了女孩婷婷，问起了海拉市的情况。婷婷说海拉市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不堪入目的广告，录像厅里的录像全是儿童不宜，报纸书刊画册一翻开就让人脸红耳热心跳……

婷婷说：据有关人士预测，海拉市民的眼睛最近可能要策划一场出逃。

（原载《东方少年》1997年第1期）

 

疯狂薇甘菊

 

２０ＸＸ年７月２８日

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因为电视新闻说有流星雨，所以，我整个晚上都在家附近的小山上呆着。凌晨２点５０分，流星雨终于爆发了，数以百计的流星穿过狮子座的位置，就像节日里盛开的礼花，简直酷毙了。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城市工业污染严重，城市上空的烟雾太多，流星雨的观测效果受到了很大影响。

大约３点半左右，一颗火流星“噼哩啪啦”地从我头顶的夜空划过，坠落在我目测距离大约２公里外的城市东郊工业区。我马上把这一消息用手机告诉了在科学院工作的爸爸，然后踩着“酷鼠”（一种新式运动型的交通工具），赶到了流星坠落地点。

流星坠落在一家造纸厂外面的垃圾堆里，我赶到时，它的表面还在微微地冒着烟。令我非常吃惊的是它的表面竟然有许多黑色的小颗粒－－－对生物学颇感兴趣的我一下子就认出那是植物的种子。天哪，这些种子来自天外，它虽然经过恒星风暴的袭击、各种宇宙射线的辐射、地球大气层的磨擦，却依然活着，生命力真是太顽强了！

不一会儿，爸爸和许多科学家同事们赶到了现场。他们也发现了那些因为与空气磨擦烧得发黑的植物种子，爸爸给它取名叫薇甘菊。科学家们就薇甘菊的问题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植物生命力如此顽强，也许可以广为种植，改造沙漠。另一种看法是这可能是一种灾难性的植物，很可能会对地球上的生物带来危害。持后一种观点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我那以固执著称的爸爸。

最后，谁都没有采纳我爸爸的建议，他们每人从流星陨石表面刮下了一些薇甘菊的种子，带回自己的实验室去研究。

我呢，自然也乘人不注意用小刀刮下了一粒种子，带回了家。

 

２０ＸＸ年７月３１日

晚上，我和妈妈在屋子里看电视。电视里说三天前随流星坠落的植物薇甘菊的种子生长的速度特别快－－－它们每小时可以生长两米。今天下午，那家造纸厂的外面，到处是薇甘菊那形状像藤、带刺的枝。电视还说薇甘菊会袭击一些小动物，它枝上的刺有毒，许多小动物：小猫、小狗、老鼠，只要从它身边走过，就会被它的枝条缠住，并当场毙命。而人如果被薇甘菊的刺扎伤，伤口就会红肿，不及时治疗的话会溃疡。

于是我赶紧到我的房间里看那装在一个干净的塑料盒子里的薇甘菊种子：它还是黑黑的，没有什么生命的迹象。

 

２０ＸＸ年８月１０日

电视新闻说薇甘菊是一种灾难性的植物，它以极快的速度生长与蔓延着，东郊工业区的小山上现在全是薇甘菊，它们缠绕住那些树木的躯干，使树木吸收不到阳光而枯死。山上的小动物：猴子、松鼠、野兔……因为没有了食物，全到山下的居民住宅里找东西吃。电视里还播出了猴子成群结队大摇大摆过马路的画面。

科学家们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事实证明我那固执的老爸是对的！

 

２０ＸＸ年９月１日

今天是新学期的第一天，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惊讶地发现马路上竟然也有薇甘菊，它们从每一个下水道里伸出来，缠住了街道上的灯柱、垃圾箱、树木躯干、栏杆以及一切可以攀援的东西。在路上走路得非常小心，不然就会挨它出人意料的一蛰。我就挨了一下，立刻起了一个又红又大的包，又痛又痒……

 

２０ＸＸ年９月１３日

薇甘菊疯狂爆发了，它们袭击大商场、工厂、学校、超市……它们甚至还从窗户、门缝伸进居民的家中。

学校通知暂停上学。爸爸、妈妈不让我上街。我从电视里看见街上人们用背包、棍棒、大剪子……同袭击他们的薇甘菊搏斗的情形。

下午的时候，我听见了轰隆隆的巨响声，我走到窗前，竟然看见许多装甲车、坦克和武装到牙齿的士兵－－－政府派出军队来对付薇甘菊了。

 

２０ＸＸ年９月２１日

军人们用刀砍薇甘菊、用火烧薇甘菊、用毒气毒薇甘菊……薇甘菊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生长越旺盛。并且，薇甘菊的力量大极了：它们用藤枝将桥梁紧紧地缠绕住并使劲牵拉，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让钢筋水泥做成的桥梁拧成麻花状并坍塌。它们将一座十几层的大厦缠绕住，然后又收束起来，可以使整座大楼的碎裂成一片瓦砾废墟。而其他的公共设施：如电线杆、红绿灯、城市雕塑……都可以在瞬间被它们淹没和毁灭掉。

城市居民开始撤离。我们这个小区薇甘菊比较少，因此是最后一批。

但我还发现了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我那个装在盒子里的薇甘菊种子，至今还是一个黑黑的小疙瘩－－－它为什么不像别的薇甘菊一样疯长呢？

 

２０ＸＸ年９月３０日

我盒子里的薇甘菊种子至今没有动静。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爸爸，并说出了我的一个大胆猜想。爸爸一开始还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听我的话（他当时一定在想小孩子家能有多少见识），但越到后来，他听得越认真，到了最后，他竟然激动地把我抱了起来，将我举过头顶，一边亲我的脸颊一边说：“小子，你简直是……是个天才！”

我的猜想是：薇甘菊是一种专门吃污染物质的生物，哪里的污染越严重，它就生长得越旺盛。这就是为什么东边工业区薇甘菊特别多，而我们这个绿化小区薇甘菊少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那装在盒子里的薇甘菊种子总也不生长的原因。由于薇甘菊的这一生物特性，用火攻、毒气攻的方法都不行（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清除污染，净化环境，断绝薇甘菊的食物来源。

 

２０ＸＸ年１０月２７日

我的猜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军队不再用坦克、大炮与薇甘菊作战，而是用扫把、铲子、空气净化车（可以吸收各种废气的车）与薇甘菊作战。成车成车的垃圾和污染物质被运走和处理掉。许多撤离到外地的人们也自发地回来了，和军人们一起净化环境。

城市开始变得清新、干净……

薇甘菊越来越少……

 

２０ＸＸ年１１月１０日

人们与薇甘菊的战斗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那些肆虐一时的薇甘菊枝叶在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里枯萎、死亡，逐渐消身匿迹。

但听我爸爸说，薇甘菊远未灭绝，有部分薇甘菊依然活着，隐藏在城市的角落里，一旦环境重新变得肮脏、空气再次变得污浊，它们还会大规模地疯狂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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